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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劃緣起 

    會找到李火增的作品，是因為李火增的孫子李政道先生看到夏門攝影

企劃研究室在國科會發表的數位典藏成果，主動連繫數位島嶼，希望能透

過數位典藏的機制，數位保存祖父李火增一生未曾曝光過的作品。但國科

會的數位典藏計劃，甫於 2012 年底，走完階段時程的計劃，並未再啓動另

一時程計劃。為了一睹前輩作品，並補證日殖時代，影像及文獻資料闕如

的現貌，這一批陸續找到的 nitrate film「賽璐璐硝棉膠片」，保存在專用萊

卡底片夾中，大約有三百多卷，其中不乏精采作品，急需要儘速數位掃描

及改善保存狀態。 

 

貳、研究對象與範疇 

  (一).觀照範疇：台灣攝影史簡述 

          灣攝影文化的發展，大致受政治環境生態的影響頗大，又因本身具有

島嶼文化的特質，自然而然在各時代轉換中接受四面八方文化的傳播、蘊

孕，這也是台灣攝影文化特有的影像氣質。依時代社會脈動的轉換，大致

可分為下列幾個歴史分期： 

      Part I :日據時期的營業寫真館(～1945)  

PartII:業餘攝影家的登場(本土第一代攝影家 1920~1950)  

PartIII: 業餘攝影領航的影會時期( 本土第二代攝影家 l950~ 1975 )  

PartIV :當代攝影家的確立(本土第三代攝影家 1975～)  

本計劃預計數位典藏李火增一生底片及文獻資料數位掃描蒐研計劃，主要

以 PartII:業餘攝影家的登場(本土第一代攝影家 1920~1950) 所蘊育的時代

氛圍，來審視及數位典藏李火增一生底片及作品；對觀照那個時代所投入

攝影環境及藝術發展，大至時代集體的意涵，小至個人身體氣象，都能給

予適時的佐證，尤其對攝影歷史文獻考證上的不足，李火增一生底片及文

獻資料都是時代瑰寶！ 

      日治時期業餘攝影的濫觴 

          日治時期由於軍部的管制很嚴，山川水景、軍事要塞，甚至向下斜

45 度的拍攝都要經憲兵司支部的審查。所以，一般人想要從事攝影愛好

業餘的活動是非常困難的。這時，營業寫真館或寫真材料屋，就變成一群

攝影愛好聚集、指導的中心，開啟台灣另一面業餘攝影家濫觴。在北部當

時最大的寫真機材供應商由日人西尾静夫合資開社的「西尾商社」。1935

年鄧南光所創「南光寫真機店」當時二樓亦時常有愛好攝影人士的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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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的「甘蔗會」、「寫畫會」、「光南會」、「萊卡俱樂部」等愛友會

林立。 據飯澤耕太郎所著「芸術写真」とその時代一書中有登錄如下：  

明治 34 年，台北，「台北寫真會」~資生堂藥店(後援)明治 41 年「台北寫

真術研究會」改稱。  

明治 36 年，台南， 「台北寫真術研究會」主事者軍地護之。  

明治 41 年，台南，「台灣寫真會」，主事者西垣千山，愛生堂後援。  

    另外，根據由李鳴鵰先生所創辦《台灣影藝》創刊號由孫有福所寫『台

南巿業餘攝影壇話舊」一文所提：日本人渡邊、竹中、沖的三人，是台南

地方最負名望的日人。是「うつしえ會」(寫畫會)的領導者。  

最大的組織還是以日本人為首，如日本大阪新聞社主辦「關西寫真聯盟」

台灣支部，這一時期登場的業餘愛好者有：  

李釣綸、孫有福、葉南輝、張長庚、林祖川、蘇共進、陳謙遜、黃秋、吳

鶴松、呂士文、楊文津、吳純奇等人。 

    1943 年日本台灣總督府為了「防諜」有效控制文化的活動，曾舉行過

二次「寫真登錄制度」。第一次吸引日、台籍三百多人應試，最後 86 人

合格，台籍佔 22 名。據 1944(昭和 19 年)由台灣總督府官屬情報課監修，

「台灣報導寫真協會」發行《第一回登錄年鑑》印刷品中所刊載作品的風

格，不外乎表現在日本高度殖民化下，農民農作物豐收的表情捕捉或表現

受日本公學校上課美化的情境。確實在當時佩帶登錄徽章，掛在胸前頗為

神氣，在外拍活動中到處獵影不受干擾。第一回台籍名單有 22 名，其中

在台北州就看到李火增的名字。後來，鄧南光、林壽鎰都是第二回 オ登錄

成功。 

    

 (二).李火增的生平簡介及重要事蹟： 

被遺忘的獨行俠李火增 

    李火增民國元年壹月伍日出生於日治時期的建成町，即現天水路一

帶，屬日治時期的城中區，是商業鼎盛的繁華地帶。父親李全恭，是中醫

師兼經營中藥材，治理有方，買水下天水路一帶房子數十間。李火增是長

子、又具藝術天分，深得父母溺愛，泰北高等學校畢業後，不曾在外工作

過。一生風流倜儻的行事風格，日殖時期，所有時尚流行高檔的外來貨如

咖啡、美酒、黑膠唱片、蓄音機等，都有涉略並頗有心得。我所關心的是

李火增何時開始涉玩寫真？從家屬現 73 歲長女李瓊女士的口述歷史，約

略得知印象；李火增繼承家產後，並末守著家業，續做中醫藥材生意。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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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把一樓店面承租給寫真館，據長女李瓊回憶，依稀記得名稱為「 や末ど」

即「大和」之意，查日治時期工商普查記錄，並没有「大和寫真館」的登

錄，但從數位掃描到一張圖擋，有拍攝到部份字樣留有「や末ど」寫真機

材店的判斷，應是寫真機材店而非寫真館。到底李火增徒從那裡學到寫真

術？從朋友的啟發如鄧南光或張才，或從書籍雜誌自學，開始涉獵攝影樂

趣不一定！ 

    尤其長居在城中區又鄰近本島人鬧區地緣太平町很近，附近很多照相

機材店及寫真館，認識或因喜愛攝影，結織當時開設寫真機材店的老闆，

如被號稱台灣攝影三劍客的鄧南光及張才，二位影響台灣攝影文化深厚的

前輩攝影大師。從保存下來底片，可以看到攝影愛好所謂同好會或俱樂部

外寫風情，從底片中依稀可找到鄧南光及張才的身影，在日治時期所謂紳

富階層，投入高消費藝術類的藝文創作，開啟大眾常民文化的初探，攝影

術做為見證時代轉換的工具，無形中捕捉到時代風華。  

文獻資料不足的困境 

    最初對李火增有印象，是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為了防諜所舉二次台灣

「登錄写真年鑑」制度，第一回有三百多人應徵，達總督府所認定「內報

道寫真としての水準に達せるの八十六名」〈達到島內報導攝影的水準共

86 名》，第一回台籍名單有 22 名，其中在台北州就看到李火增的名字。

另一個對李火增的印象是 2010 年，我在北美館策劃「張才一生的意象地

圖」展時，有規劃一區張才的生活剪影側影、另在國美館「凝望的時代」

展中，都有提到一張人見喜愛、張才在他主持「影心寫場」所拍攝李火增

女兒李瓊可愛的照片。事實上我們都搞錯了，這張照片是李火增在他住處

二樓，自己規劃設計的攝影棚中所拍攝，並送給很多親朋好友，包括張才；

在找到當年女主角現已 70 多歲李瓊她回憶說：「爸爸每次都洗很多張送

給友人，後面多有簽名…」。另在其他整理出照片中，也看到同伙奉公青

年團伙伴，梆著日式勞工頭巾，一起吆喝喜酒的同樂照片，在高處掛有李

火增用美術裝裱攝影作品，在 1940 年代初的社會氛圍，不是做寫真有關

行業，能有如此展現，可一窺他內在風景。從已掃出的成果中，回味出與

鄧南光相同場景、人物相似的畫面，由此可知二人亦師亦友的關係，相階

同遊攝獵四方，也給予後學研究者，更多可蒐研的線索。 

光復初期台灣攝影界的狀態～李火增的初舞台 

台灣文化協進會與「攝影三劍客」並列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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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李火增出現在「台灣寫真家的登錄」比鄧南光及林壽鎰出道早，

在職業證明欄位出現「寫真機材商」，但實際並 没有實體經營寫真有關業

務，而是在自家二樓局處自設影棚自娛。 

「台灣文化協進會」原係台灣光復後翌年，亦即三十五年六月十六日，在

台北市中山堂正式成立，與會人士多達四百餘人，係當時社會層次最高，

組織也最為龐大的一個文化社團。其主要成員，幾乎網羅當時全台大陸及

本省文化界菁英；從他的刊物「台灣文化」的發刊文中有提到：「光復後，

台灣的文化界，好像暴風雨之後的沈默似的，大家無聲無息，帶著飄零無

依的景象。這是大亂之後應有的氣象，不能把他看做老衰凋落，而是含有

待機欲動的新生的力量。不過因為一時失掉了表現的工具，找不到發揮的

園地罷了。」又說「從五十年的被壓迫生活，忽然變為自主獨立的生活，

民族解放鬥爭的清流，也要改造向建國立業的大道進行。碰到這種大變

動，人們就難免會感到手忙腳亂。對新世界的認識還沒清楚以前，新觀念

也就是無從構成，一切都在動盪中，一切都在變化的過程，這就是台灣文

化界的苦悶和沈默的原因，同時沈默也就是苦悶的象徵，苦悶卻是新生的

力量。......不過這苦悶卻含蓄著無量的成長力，革命性。就是在醞釀著新

台灣，新的中國，乃至新的世界的新文化的酵母。這些酵母都需要純化，

需要有良好園地讓他發酵、生長。開闢這園地就是台灣文化協進會的使

命。1951 年台灣文化協進會被迫改成台灣省文化協進會並擴大成立攝影委

員會，由張才、鄧南光、李鳴鵰、李火增、薛天助等人擔任委員，並在「天

馬茶房」首創月例會觀摩影會，這就是 1954 年 1 月第一屆「攝影月展」

能成行的由來；這也意味台灣攝影文化菁英階層，在中國攝影學會尚未在

台灣復會前，一股台籍攝影愛好者集結力量，最大的象徵義意！ 

消失舞台 

    1950 年代中後期後，就找不到李火增任何資料了。據長女李瓊回憶：

爸爸一生不曾工作過，為了培育我對音樂的發展，幼小的只是發現我對音

感很敏銳，一下子就買了三台鋼琴放在家裹，讓我試音。他一生多失敗在

投資朋友生意上，敗悼所有家產，有一夭我終於領悟到爸爸已快撑不住

了，我オ決定去考台北師專音樂科……。據李瓊女士表弟李家鼎先生採訪

時回憶說：「伯父是性情中人，對金錢觀念不是看很重，雖然分得家產較

多，但最後被套牢，借去投資的錢回不來，那一陣子很苦，記得他投資借

的人叫「や末ど」……」。也因為投資失利，到最後不得不變買家產及寫

真機具，這高級消費的業餘攝影愛好的路途. 在 1944 年太平洋戰爭愈演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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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不時美軍的空襲，位於城中區建成町的家被徵收做為防空用地而「疏

開」，不得不搬遷至赤峰街，雖能維持中上水平，但家道也開始中落了。

光復後，不黯理財的李火增，仍舊無法改變高調的生活習性，民國 46、

47 年左右，最後連他最愛的萊卡一度要變買給尚讀高中的侄子李家鼎，

可見其生活品質已變調，無法再有心参與攝影創作。 

参與電影攝製～一段無法求證己漸消失的記憶 

    侄子李家鼎在採訪中曾提到，他曾在戲院中看過伯父李火增製作的電

影，但已忘了，倒底伯父是擔任攝影拍攝或導演、製作？李家鼎憑著微弱

的記憶提到不是喜劇或打鬦片，而是很嚴肅的人倫生活寫照劇情片。他描

述有一次，李火增請他從樓下往樓上中，並在轉彎處看著他，像電影試鏡

場景般走一躺，最後李火增告訴他：「小頭，你不適合走這條路…」。最

後，是投資電影失利或其他因素，這一段電影製作的歷史，仍舊無法留下

可尋跡痕。 

末曾曝光的時代見證、遺留豐厚台灣攝影文化資產 

    陸續掃描李火增作品後，日益感受他鏡頭下釋放的熱情，及萊卡相機

在他視野中所探觸，最令人心動「常民生活」的影像觀看；縱使在大的時

空環境場域，被各階段的政令框架，少至個人，對攝影愛好熾熱的慾望，

多難免被壓抑，都不減李火增，用鏡頭捕綴日治時期下，台北庶民生活樣

態的描寫；更重要尤其對我來講，他更能佐證，對日殖時期登場的前輩攝

影家們，或多缺如的圖像及意象填補，對後學者對攝影文献上及時間場域

的佐證，更有助益！ 

 

叁、數位化產出成果－7579 張黑白底片作品之分類及其風格分析： 

李火增目前已掃描的作品，從原先收納至底片盒或個別底片夾封套，明顯

記錄時間及地點，大致可推測時間為日治時期 1938-1945 間。又，李火增使

用的攝影機具為 1926 年間，德國萊玆社研發成功並開始在巿場販售的萊卡

Leica Camera 小型相機，即以 35m 電影膠卷為底片感光模式，以全新並帶有

革命性對焦取景，有别傳統大型相機觀景窗的取景觀看方式。在科學機具

及攝影術多面性發展軌道的並行中，李火增同鄧南光一樣，以新興攝影術

中寫實的街景獵影捉拍，見證了近代都會轉變中台灣常民生活。尤在日治

時期，少有的優資圖像記錄，李火增 7579 張圖檔，依拍攝內容分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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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街頭獵影：數位化產出 237 files 

    李火增捕捉到建成町（天水路圓環一帶）一帶，庶民生活的樣態，尤

對庶民生活息息相關食的生態，留下從多古早味的小吃攤販。另，也留下

從多都會女性倩影及當時都會建築樣貌。節錄精典圖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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